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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来自智慧原点!上"

! 梁建刚

自浦东主干道之一的杨高路一
路向东，车行不过20分钟，一道状
如彩虹的大门横跨南北，昼夜川流
不息的车流上方，是一排鎏金的显
眼大字，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

而在更早些时候，大门上的字
还是“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中国首
个、规模最大的保税园区。

! ! ! !从保税区到自贸区，见证着中
国经济历经数十年建设之后，国内
外环境变化与中国经济层级的变
迁，更蕴含着我国改革开放至今，转
型发展的内在必然。
无论改革、发展抑或创新，万事

皆需从无到有，从头起步，但所有宏
大历史的背后，总有前因后果，如草
蛇灰线，贯穿其间。从某种意义上
说，中国首个自由贸易区落户在这
里，并非偶然。
回眸，品味历史的细节，那些破

解难题、开拓创新、令人叫绝的经验
与智慧，对当下与更久的未来，仍不
乏启示。

起 名
细心的人不难发觉，上海外高

桥保税区的英文翻译名为“!"#$%

"#& '#& %#( )&#( *+,, -+./,

012,”，意思是外高桥自由贸易区。
这与今天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颇为相近。
实质亦相仿。少有人知的是，上

海外高桥保税区，设立之初心目中
的设想，就是按照自由贸易园区来
建设的。
“当年小平同志曾不止一次提

出要在内地再造十几个香港的设
想。当年创设外高桥保税区本身就
是基于浦东开发和上海这个国际
性大都市需要一个自由贸易园区
（自由港）来支持考虑的。只是在当
时的规划和前几阶段的发展中，不
可能一步到位自由贸易园区。”外
高桥保税区第一任管委会主任胡
炜回忆说。
相隔 34年，从保税区到今天的

自由贸易区，当初的设想终成现实。
但当我们追溯至改革的原点，外高
桥保税区的这个英文名称的由来，
也并不简单。

5667 年 8 月 9 日浦东正式开
发开放，最初的设想，便是由陆家
嘴、金桥、外高桥三处功能性区划先

行。其中，外高桥沿江靠海，保税区
意在鼓励进出口贸易；金桥以学习
台湾、新加坡经验得来，着重加工制
造业；陆家嘴发展金融服务，意在上
海经济中心的地位与价值。
“规划先行”，在规划中，“功能

规划”又必须领先于“形态规划”，这
是浦东发展之初最重要的经验之
一。在功能规划完成后，围绕三个片
区的三家开发公司由此而起。
但与其他两家不同，对外高桥

来说，首先让人头疼的就是英文名
称翻译问题。“保税区”是中国人自
己创造的名词，在国际上，通行的是
:+,, ;12,（自由区），:+,, <1+= ;12,

（自由港区），>12/,/ <1+=（保税港
区），>12/,/ ?1@A, ;12,（保税仓库
区）。而国际通行或使用最多的称谓
是 :+,, =+./, ;12,（自由贸易区）。
几经讨论，外高桥先把国家给

予的政策做了下归纳，可以说，主要
就是“三个自由”：贸易自由、货币自
由和货物进出口自由。
经过分析讨论，大家都觉得当

时的贸易自由，对保税区意义最为
重大，最重要。这是对当时严格贸易

管制的一个突破。保税区是外国资
本唯一可以设立贸易公司的地方。
权衡几番，外高桥保税区最终

将英文名字定为自由贸易区。“这样
的翻译，从对外宣传、与国际接轨等
方面都有利，很容易让人接受。”报
上去后，当时浦东开发办的几位领
导杨基昌、沙麟、黄奇帆，上海市市
长朱镕基都觉得不错。
于是，名字定下来了。甚至还有

人提出，是否将外高桥保税区的中
文名，也改为外高桥自由贸易区。但
朱镕基想了很久后，还是叫秘书打
电话来通知说，中文还是不要改了，
就叫保税区。

5667年 6月 55日，上海外高
桥保税区正式命名。但争议随之而
来。566B年 6月，外高桥保税区正
式通过验收后不久，第一次全国性
保税区工作大会在天津召开，会上
上海提出了“三个自由”的特殊政
策，以及要抓住贸易作为突破口，按
照国际惯例发展保税区的建议。
这一主题赢得了与会代表的一

致赞同，但也有人提出异议，在当时
“自由”一词还较敏感的时期，是否

能将“三个自由”的提法用其他词汇
替代。有人还提出反对，应当准确翻
译为 >12/,/ C.+,?1@A, ;12,（保税
仓库区）。
随后发言的上海市副市长赵启

正力挺上海代表的观点，借助大量
案例一再表示，自由贸易区并非免
税，而是暂时不征税，主要是按照国
际惯例让货物自由进出，接轨贸易
全球化，使上海发挥类似香港那样
的国际自由港功能，同贸易保护主
义相对……
第二天，报纸上刊登了保税区

的“三个自由”特殊政策。在这个会
议之后，全国所有保税区的英文翻
译，都变成了自由贸易区。

启 用
5665年，外高桥保税区正式开

始建设。开发建设的人们到了这里，
看到的只有遍地碉堡、农田和芦苇
荡，唯一可看的是当地的友好小学，
这座相邻杨高路的三层小楼，是唯
一可以作为保税区临时指挥部的地
方。建设，只能从零开始。规划的 57

平方公里，最初规划启动的只有 7DE

平方公里。
但就这么点地方，也有麻烦。作

为开发区，保税区需要完全封闭，除
了动迁，还需要用铁丝网将整个开
发区围起来，才能实现“境内关外”
的设计初衷，通过海关验收后，才能
享受优惠政策。
一年的建设，临近验收前，分管

保税区的赵启正副市长提醒，应当
让海关来提前验收一下，结果竟又
发现了问题。
作为海关监管区，海关规定铁

丝网的高度应为 9米。开建时，外高
桥以当时的杨高路为基准，杨高路
海拔标高 4DB米，以此为基准再向
上修建铁丝网。但到了 566B年临验
收前，新的杨高路建成，标高一下变
成了 4D8米，保税区的铁丝网一下
比要求矮了 97厘米。海关当场就提
出了异议。少了 97厘米，人一样爬
不进去，但不管怎样，与国家规定有
了差异。几乎没有商量，外高桥的建
设者们保证，一个礼拜达到要求。
事后，赵启正曾对外高桥的负

责人表示，外高桥的举动，树立了非
常好的信誉，获得海关方面的好评，
保税区的隔离设施都建得这么认
真，以后对国家的政策法规执行也
会同样认真。这反映了我们对国家
规定、海关规定是不折不扣执行的，
让国家放心，上海的保税区不是走
私区，是海关的监管区。

566B年 9月 57日，外高桥保
税区正式通过了由海关总署和上海
海关组成的验收小组的验收，第一
期面积 7D489平方公里的保税区域
正式启用了。

———中国首个保税区创建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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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和他的特使们
!美" 迈克尔#富利洛夫

! ! ! ! ! ! ! ! ! ! #$%向领导人汇报

F月 9日星期六，美国报纸的头版刊登
了报道，罗斯福总统对有关选征兵役制法的
辩论实施了强烈干预。迄今为止，他都不确定
是否应该在公开发表明确声明支持“和平时
期义务兵役法草案”。如今，当议会辩论迫在
眉睫，而来往的信件十之八九是反对征兵，他
便走了出来表示支持选征兵役制法案。在总
统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宣
称他“明确地支持选征兵役制法案”，并且认
为“该法案对充分保障国防至关重要”。他表
示，充足的训练犹如保护生命，这必须在危机
来临之前开始实施，而不是等到战争爆发之
时。私下里，富兰克林·罗斯福担心这个问题
可能导致他九月的竞选失利。但在写给一位
犹豫不定的议员的信中，他说明了自己的立
场。“如果我此时此刻不告诉美国人民，他们
目前面临的真正危险，我会被认为是玩忽职
守。”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让军队做好准备需
要花上一年的时间，而他“无法保证在未来的
日子里不会遇到袭击”。“请务必考虑这件性
命攸关的大事”。总统在信中最后说：“为了保
卫你和我的国家，请给予我支持。”
同日，比尔·多诺万乘坐英国海外航空公

司的“克雷尔号”飞机离开了英国。英国航空
部为他找了一张卧铺。他的外套和衣物随后
用美国外交包裹寄出。由于这是一年里从英
伦岛屿到美国的首次跨大西洋客机飞行，而
且害怕敌人中途拦截，飞机被涂上橄榄绿和
蓝色伪装色。甚至飞机连螺旋桨都被刷成了
黑色，以避免阳光的反射将自己的位置暴露
给纳粹德国空军。多诺万的朋友，空军大臣阿
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到机场送行，并目送了
“克雷尔号”飞机在普尔机场起飞，在向西横
跨爱尔兰海时，英国战斗机进行了护航。虽然
有各种猜测，飞机一路平安无事。多诺万抱怨
就像来时的波音 95G水上飞机或“飞艇”一样
无聊。有幸的是，飞机上为他提供了娱乐：布
伦达·布拉肯的书，其中包括关于埃德蒙·伯
克的那一卷，以及由空军总参谋长送的一瓶

香槟。
“克雷尔号”飞机在爱

尔兰利默里克郡福因斯村
的香农湾着陆，在那里，多
诺万和指挥一支爱尔兰分

遣队的年轻中尉进行了简单的交谈。“你准备
好面对侵略者了吗？”善战的步兵第 H6团前
指挥官问道。“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年轻的
爱尔兰人回答道。从福因斯村，飞机横跨大西
洋，依次飞过加拿大的博特伍德、纽芬兰和魁
北克的布谢维尔。星期天晚上稍早，“克雷尔
号”飞机在拉瓜迪亚机场上空盘旋了两次后，
降落在鲍厄里湾的水面上，然后滑行至海军
码头。和旁边闪闪发光的银色飞机比起来，
“克雷尔号”飞机深色的油漆让它了无生气，
但是它自豪地身披英国国旗。多诺万是“克雷
尔号”飞机上唯一的乘客，其他两位乘客已在
加拿大下了飞机。在等待的人群中，有两名在
码头迎接多诺万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和一群新
闻记者。多诺万拒绝回答记者对本次出访的
问题，仅说他执行弗兰克·诺克斯的一项任
务。多诺万强调：“我出国是代表海军部长，你
们必须去问他。”
正当多诺万返回美国时，另一位有名的

美国上校，查尔斯·林德伯格在芝加哥的“士
兵场”体育馆向四万名欢呼的群众讲话，这次
聚会是要表示反对参与欧洲的战争。备受欢
迎的林德伯格认为，如果德意志帝国赢得战
争，我们必须和德意志帝国寻求合作。“在过
去，”他说，“我们和英法主导的欧洲来往。在
将来，我们可能不得不和以德国为主导的欧
洲来往。”次日晚，在海德公园与亲信就餐时，
富兰克林·罗斯福认为，林德伯格的讲话是令
人担忧的发展态势。他说：“这事很严重的。”
多诺万直奔华盛顿向政治领导人汇报他

的结论。F月 8号星期一早上，他和弗兰克·
诺克斯磋商了一个小时。当晚，海军部长在
“巨人杉号”游艇上举办了晚餐会，让政府官
员们可以同时听到多诺万和先期回来的埃德
加·莫勒的报告。诺克斯回忆说：“两份报告都
特别有趣，我们晚间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非
常令人长见识。两个人都带回了非常有用的
信息……比尔和埃德加都倾向于认为英国能
够击败可能的入侵。他们认为英国士气高昂
但英国的设备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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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日子同样不好过

布朗先生绝对想不到，他这一狠招给他
日后脖子上套上了一条绞索。调来 G条客轮
后，加上英法公司原来的两艘，客轮公司的两
艘，仅仅 5G7海里的申甬航线居然有八艘客
船对开。这次，客轮公司的船票没有跟进，仍
然还维持 9角。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客轮的 9

角船票，上客率居然与英法的 5角船票差不
多。这让布朗大惑不解：这宁波人怎么
啦？怎么放着便宜不占？布朗哪里知道，
为了争取客人，阿祥他们已经用足了脑
筋，比如实行送票上门，到客人家里帮
着搬运行李，对年老的旅客送到家里等
等。布朗现在两难了，他不知道宁波人
还可以坚持多少时间，如果再坚持———
不用多，只要再坚持 9个月，他只能退
兵，英吉利即便实力再强，也抵挡不住
像漏斗一样巨大的亏损。布朗觉得他
不能再耗下去了，于是请示伦敦，撤掉
了 G艘轮船，留下的 B艘轮船票价回
到五等船票 9角价格。其实，这段日
子，阿祥的日子同样不好过。低价运行
的亏损已经不堪忍受，而每天上门来
的那些小股东更是让他无法面对。
上海老城厢从早到晚一贯是喧闹的。临

近傍晚，小东门城墙内，东街宝带弄周边闹哄
哄的，那些做生煎馒头的，炸臭豆腐的，煮牛
肉细粉汤的，卖馄饨的摊贩们高声吆喝的声
音，形成了城市市井特有的喧哗。傍晚时分是
小东门最闹猛的时候，那些来自南北沿海各
码头的船只靠上码头，抓紧时间把货物卸下，
是鱼货的赶紧发送到咸瓜街，是其他货物的
发到沿江货栈。常年漂泊在海上的船员很懂
得享受，一次海上走下来，天天在茫茫的海上
闷得慌，等到船靠岸，当然需要调剂调剂。于
是，船员们三五成群，结伴来到东街宝带弄一
带，他们在小饭馆点上几个菜，烫上一壶酒，
有滋有味吃将起来。当然，有钱的船主是不到
小饭馆的，他们会选择到码头边的德兴馆，那
是一家较有档次的饭馆，环境和菜肴当然不
一样了。船主们在那里，吃吃喝喝当然重要，
但不是他们上那里的全部目的。他们在德兴
馆还有个重要内容，就是谈生意。
张才发的家就在东街，在一片旧的老房

子群中，张才发的房子有些鹤立鸡群的感觉。

最初到上海，张才发在姐夫带领下来上海落脚，
那时他连旧的老房子都没有，只能借住在三牌
楼姐夫郑瑞康家里。姐夫一个人在上海，家里房
子很小，就那么一间，本来姐夫一个人住还马马
虎虎，现在加上他这个妻舅，只好让他打地铺
了。虽说是姐夫小舅子，但是两个大男人住一间
房里终究不方便。住了一段时间，才发在外面租
了一间房子，这才住得自由了些。

那天晚上，才发与姐夫约定，请
姐夫到他家里吃老酒。天还没黑，姐
夫就来了。瑞康是镇海十七房郑家
人氏，他没有读过书，打小时候就跟
着族人到上海一家机器厂学生意。
瑞康虽然没有文化，但是他绝对聪
明，现在瑞康是机器厂技术老轨，随
便啥机器，他只要听听声音就知道
毛病在哪里。
才发和姐夫坐下吃老酒，话题马

上转到宁波轮船竞争事情上。才发
说，他现在已经了解，这大半年客轮
公司已经亏损了 57多万元，算一算，
他们的投资也缩水近三成。才发说这
个话的时候，虽然没有责怪姐夫的意
思，但是瑞康已经听懂了。当初客轮

公司发行股票，才发本不想投资，是姐夫让他
投资的，当时，姐夫投资了 B77大洋，一味规劝
才发投资，说这个股票应该赚钱。就是听了姐
夫的规劝，才发一发狠，拿出大半积蓄，投资了
9777大洋，还成了小股东代表，被选为董事。
“才发弟你后悔了是不是？侬这个做生意的

人，还不如我这个做生活的人沉得住气，侬不要
不信，我可以判断，这个股票快到转弯辰光了，
过了年就马上可以有赚头！”瑞康吃着酒，肯定
地对才发说。“可是现在，我已经亏损快 5777大
洋了。”才发心痛地说。“做生意嘛，暂时亏损有
啥啊，依我在上海滩多年的观察，这种事体在上
海滩一点点都勿稀奇。”瑞康还是信心十足。“姐
夫，我也相信侬的闲话是对的，但到底是 5777

块大洋，我这爿酱园店做 9年赚头也不到 5777

大洋啊。”才发还是心痛。“阿弟啊，勿是我讲侬，
我实在拿不出 9777大洋，假使我拿得出，侬的
股票转拨我好了，侬假使还要后悔，现在转让给
我 877大洋股份，我只能拿出这点。”瑞康说。
“姐夫，我不是这个意思，侬亏本与我亏本有
啥两样，我是有些心痛啊。”才发说。


